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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

 

云底星 
 

郑金冬 

（软件学院动画专业2011级） 

 

一 

 

第一次看到眼前这所建筑时，我感到莫名的压抑。 

四周的白色围墙因为时间太长而变成黯然的青色，正中央的黑

色铁门被斑驳的锈迹浸染，风吹过，铁门吱呀作响。一座青灰色的

两层楼，周围零星散布着几间平房。偶尔可以看见几个身穿绿色制

服的人出入。没有声音，周围一片死寂。 

我呆呆地望着铁门旁边那块已经掉了漆的牌子，上面用红漆写

的“少年管教所”几个字只能从仅存的淡淡痕迹中依稀辨得。 

“吱呀—”铁门开了。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身穿制服的女子从中

侧身而出。略黑的皮肤，笑起来有点不自然。眼睛被帽檐遮住，看

不清楚。恰到好处的身材，如果不是一身警服，在人群里应该是能

引起男人侧目的类型。 

“是肖医生吧？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”她走近我，抱歉似地

欠了欠身。 

“没有，我也是刚来没多久。” 

“咱们进去吧。”她向后退了退，转向铁门那边。 

“好。”我跟在她后面进去。 

她把我领进类似审问室的地方。狭小的房间，一扇小窗，一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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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据室内绝大部分空间的桌子。而比起这些，更吸引我的是坐在桌

前的那个少年。 

那少年默不作声地坐着，身体极度消瘦。被剪得很短的头发下

面是一张没有表情，失神地望着桌子前方的一个点的脸。不知道到

他在想什么，茫然的双眼中的目光是离散的，没有焦点。 

“医生，就是这孩子。他的情况，所长已经跟您具体说明了吧？”

女狱警走到少年身边说道。 

“恩，是的，我看过这孩子的资料。” 

“好，那我一小时之后过来、有事的话请叫我，我就在门口不

远处。”说完便开门出去。没有多余的话。真是行事利落的女子。而

我的治疗也要正式开始。 

“你好，我叫逝。你是埃，对吗？” 

“……” 

“我喜欢你制服的颜色，像天空一样。” 

“……” 

“知道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什么吗？是知更鸟哦，罕见的灰

色知更鸟，叫声很好听。埃见过知更鸟么？” 

“……” 

“啊，这么说来我老家哪里有很多鸟哦，还出了一本图鉴。下

次我拿来给埃看吧。很漂亮哦。” 

“……” 

如我所料，不论我说什么，他都面无表情，眼睛离散地望着空

气中的某一点。没有丧失语言能力，但拒绝和任何人对话。对别人

的话充耳不闻。就像把心门重重关上后又上了一把锁，把所有一切

关在外面，把自己与外界隔绝。这是心灵受到严重刺激后的一种表

现，更有甚者，是真的把自己禁闭起来，以至于死在家中。 

如此像只有我一人在自言自语般的对话持续了一小时之后，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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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门打开了。此间，埃没有说一句话。 

“医生，时间的到了。”女狱警走进来，向埃的方向扫了一眼。 

“埃，和你聊天很开心，我们下次见吧。”我站起身，拿起西装

外套和皮包，和女狱警一同走出房间。 

我们并肩走在灰色楼后面的小路上，路两边是经年的巨柏。深

秋一天天临近，树叶也变成令人赏心悦目的黄色，风吹过，树叶簌

簌落下，落叶铺满灰色的路。 

“治疗不顺利吧？”她像断言一样问道。语气就好像是她早就

料到一定不会顺利。 

“的确，不过他的状况和我料想中的一样。” 

“相当严重？” 

“嗯。不过还不是最糟糕。” 

“如果不是新上任的以前当过教育部门长官的所长决定对他实

施心理治疗，他的状况可能还会被置之不理下去吧。” 

“他这样子，持续多长时间了？” 

“两年。” 

“时间不短啊。就这样一直一字不说吗？” 

“嗯，一开始只是单纯地不说话，但随着时间的增加，连眼神

也越发空洞了。这算是自闭症的表现吗？” 

“属于外部强烈刺激造成的主观性自闭。” 

“可怜的孩子，明明应该是和朋友一起疯玩的年纪。”她轻叹了

口气。 

“埃他……真的是亲手杀了他的母亲吗？”我问出了压在内心

深处的一个问题。我怎么也无法相信，这样一个瘦弱得像是被抽走

灵魂的男孩，竟然是悖义的弑母者。 

“据说是邻居听到声响后报的警。警察赶到时，他手握菜刀站

在屋里，他母亲倒在客厅，身中数刀。非常惨。”她似乎习惯了这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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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，在说的时候，她没有过多的表情。 

“理由呢？” 

“不知道。自从审判时他就只字不说了，也没有律师。加之父

母离异有没有什么亲戚，最后被送到了这里。” 

听她以平静的语气说完埃的悲惨命运，我们就一直沉默。如果

我是埃，也许早就崩溃了吧，该说他是命运的缔造者，还是毁灭者

呢？我还是无法把他和杀人魔联系到一起。毕竟，他的眼眸静若秋

水。 

 

二 

 

回到办公室，我拿出记录病人案例的本，记录下埃的情况。仅

仅十五岁，却要背负弑母者的罪名，深受刺激后选择紧闭心门，不

言一词。放下笔，我的胸口一阵闷痛。尤其是知道和埃一样的病例

能治愈的少之又少，在国内几乎为零。我很想治好埃，可是仅凭我

这样一个刚刚从心理学研究生毕业，在大学当助教的人，实在没自

信断言自己有能让埃重新开始说话的实力。 

“叮铃咚……”手机铃声一阵作响。 

“喂？逝吗？”手机那边是熟悉的声音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诚。 

“哈，诚！怎么现在才打电话过来？在奥地利呆得怎么样？” 

“还可以吧，气候很适宜，课上得也还算顺利。”诚的语气很轻

快。看来他在那边生活得真的不错。 

“真好啊。”我发自内心地羡慕。 

“如果逝也和我一起就好了。” 

“我确实很向往。” 

“你呢，最近怎么样？当大学教授助手的日子？”诚开始询问

起我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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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好，教授对我还不错，虽然平时要整理的东西多了点。” 

“嗯。毕竟是一流大学的教授嘛。”诚安慰似地说道。 

“嗯。” 

“要记得常给我打电话哦，不要忘了我这个远在异乡的兄弟

啊。” 

“哈哈，那是当然。” 

“那下次再聊啦。” 

“嗯，下次我会主动联系你的。” 

“呵呵，我期待着逝的电话。” 

挂断电话，我呆望着窗外。诚和我是大学时认识的，我们同在

心理系，因为彼此对心理学的认知有着许多相近的地方，很说得上

来，渐渐变成无话不谈的挚友。今年春天，诚去往奥地利留学，继

续自我心理学领域的研究。而奥地利，是我和诚都非常崇拜的自我

心理学大师阿德勒的故乡。这也是为什么诚选择去那里的原因之一。  

“奥地利……维也纳……”我不禁低吟出声。阿德勒的故乡，

究竟是什么样？真的是美得像水彩画一样吗？真想和诚一样去留学

啊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资金的问题，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

说，是无法逾越的鸿沟。 

窗外，秋日傍晚的天空，一只孤雁匆匆掠过。 

 

三 

 

“看，埃，我带来了上次说过的那个图鉴。”第二次坐在少年的

对面，眼前是那张和初次见面时一样冷漠的脸。 

“很多漂亮的鸟吧？这边是照片，旁边是拍摄者的感受。”我摊

开手中的图鉴，一一指给他看。 

“……”埃依旧没有丝毫反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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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就是知更鸟哦，相当漂亮吧？它从脸部到胸部都是红橙色，

下腹部却是明亮的白色，翅膀和尾巴的上半部是柔和的棕绿橄榄色。

我太喜欢它了，因为太漂亮，而且它们不怕人，会趁着园丁掘土时

飞近寻找蚯蚓。相当聪明吧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追着知更鸟

跑了。知更鸟总是在白天飞行，也是最早报晓的鸟儿，是最后唱‘小

夜曲’的鸟儿，知更鸟的歌声，真是说不出的好…” 

突然，不知是真的，还是我的幻觉，在我喋喋不休地讲着知更

鸟的事时，埃的目光微颤了一下，慢慢地把视线从空气中的一点移

到了知更鸟的图片上。他的这一反应，对我来说就像看到了枯死的

树木开出娇艳的花一样。我惊讶得一时语塞。 

“…听。”良久，我才蹦出了刚才那句话的最后一个字。 

是真的，埃的目光确实还停留在知更鸟的身影上。我简直是说

不出的兴奋。 

紧接着，我便像抓住救命绳索一样，在埃的目光没有移到别处

之前，拼命地把图鉴上的每一只鸟都讲给他听。 

“这是云雀……” 

“这是斑鸠……” 

我就像一台百鸟图鉴讲解机，一刻不停地把每张图讲给埃，生

怕他像风筝一样没有重量的目光飘向别处。谢天谢地，他没有。 

“真是奇迹！”治疗结束后，我把今天埃出人意料的反应告诉了

女狱警。同我一样，她也是相当兴奋。 

“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！那孩子从没对什么东西产生过兴趣。肖

医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” 

“只是凑巧发现他似乎对鸟有些兴趣。”我真是万分感谢那本白

鸟图鉴。 

“啊，说起来有一次美术大学里的学生来这里当志愿者，教这

里的孩子们画画，当时埃好像画了一只鸟。”说着，她还用手比划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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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下鸟张开翅膀的样子。 

“这真是重大的线索。”我像找到破案关键的侦探一样说道。 

我想我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了。 

 

四 

 

想想上次坐上这条高速铁路还是一年前。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

了。连绵的低山从窗外急速退后。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景

色，和我一起的还有埃和那个叫雅的女狱警。 

“埃喜欢这片丘陵吗？低矮的青山，春天时更漂亮呢……” 

一路上，我又像上次那样喋喋不休，单方面地和埃进行对话，

希望能像上次一样幸运地找到能让埃把目光集中到上面的东西。雅

则平静地翻着报纸。 

能和埃一同踏上回我老家的路实属不易。仅仅是说服所长让我

带埃出去，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。几乎用尽了我一切能想到的理

由，像个保险推销员一样把各种这样那样的理由说了个遍，并且承

诺不会出任何问题。最终所长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，答应了。不过

条件是必须要有雅的陪同。如此才有了我们三人的这次“出游”。 

“啊，真是凉爽。空气也很清新。”从高铁上下来，雅对这所对

于她来说的陌生城市发出了小小的赞叹。 

“嗯，因为工厂少，这里还是主要依靠旅游业。” 

“哦，是我不熟悉的美丽城市啊。看来要请逝作我的导游啦。” 

“愿意效劳。” 

“呵呵。” 

“嗯。” 

我和雅的对话过于欢快，和一旁一言不发的埃形成了鲜明的反

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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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是埃也能加入我们的对话就好了。” 

“啊？哦，是啊。”雅有些没反应过来。 

其实这次旅行的主角应该是埃。带他来这里的目的，是为了给

他看这里的鸟，发掘更多他的兴趣。这对于增加他对周围事物的注

意力很有好处。 

从车站出来，我们坐公交车来到小时候被我们称作“白鸟乐园”

的小树林。走在秋叶飘零的树林间，我一时无言。想想二十几年前

我还是个小鬼时，我和一群伙伴在这里跑跑闹闹，吓跑树上的鸟儿，

望着振翅而飞的惊鸟发出恶作剧得逞之后的爽朗笑声。而如今，当

年的同伴们都已经从小鬼长成了大人，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。 

“哈，肖医生，快看啊！”突然听到雅在叫我。回头顺着她手指

的方向看去，发现一只正站在树枝上的小知更鸟。 

“真漂亮！”雅指着那只鸟说道。 

“是啊。”我一边盯着身边的埃，一边随口应道。的确是一只漂

亮的知更鸟。而且是罕见的灰色。一路上，我和雅已经发现了不少

漂亮的鸟。但是埃似乎后都有什么反应。难道是我的判断错了？埃

他根本就不喜欢鸟？ 

但是，当我转过身时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我愣住了。 

一阵风吹过，树枝震颤了一下，落在上面的那只灰色小知更鸟

一惊，“腾”地跳起来，拍着翅膀，直冲云霄。而站在一旁的埃见鸟

飞走了，竟大步跑向那棵树，拼命仰着头，看那高飞的鸟。以至于

跳起来，伸直手臂像是奋力抓着空气中的什么东西一样。他正拼尽

全力地追寻着鸟远去的身影。但是，突然的向前疾奔使他重心不稳，

“砰”地一声摔在了秋叶堆积的泥土上。 

“埃！”我跑过去扶起他。 

“没事吧？”我拍打着埃裤子上的灰尘问道。 

“鸟……”埃缓缓地抬起一只手，指着知更鸟飞远的方向，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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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淌出一个字。 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

埃，居然说话了。 

这个两年来一直拒绝和别人交谈的少年，终于，吐露出了一个

字。 

这是巨大的，仿佛跨过悬崖和山谷的一步。 

 

五 

 

那次的旅行结束后，我对埃的治疗揭开了崭新的一页。像疯狂

的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探寻黄金一样，我不断地挖掘着埃紧闭的心门

背后隐藏的他所感兴趣的东西，并试图让他冷去的内心回温。 

几个月过后，埃已经能在我说话的时候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

身上，并且能简单回应我几个字。我们的对话也可以由最初的他所

感兴趣的那几件事物转移到其他方面。 

“埃，你知道吗？星星不是只有夜里才有哦。”我和埃并肩走在

少管所后边的一片小树林里，抬起头望着湛蓝的天，我不知为什么

突然说出这么一句。 

“星……星……”埃断断续续地说出几个字。 

“嗯。看那薄薄的一层云了吗？”我伸出手向天空的方向指了

指，埃仰起头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向上看。 

“云……”埃回应道。 

“云下面，藏着星星哦。虽然太阳的光芒太强让它们的光芒看

不清楚了，但是，它们是确实存在的。” 

“存，在…的…”埃用他尚不连贯的话重复道。 

“其实这云底星，很像埃哦。埃的内心有很多星星，很闪亮，

很可爱，但它们的光芒都藏在了云里。总有一天，埃心里的云会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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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的。”我握住了埃枯瘦的手。 

埃抬起眼看着我，我似乎看到了他眼底闪烁的水光。 

 

六 

 

一年后，埃基本恢复了受到刺激之前的语言能力。因为我的这

项研究成果，校方同意让我公费留学。我终于去往了心驰神往的维

也纳。一天，我接到了雅打来的电话，她说埃的案子被重新调查，

最后终于查出杀害埃母亲的并不是埃，而是埃的父亲，并且是他嫁

祸于埃。而之所以会旧案重审，也是因为恢复语言能力后的埃主动

向警方提供了线索。那之后，埃从少管所释放，进入了福利式的住

宿学校。 

三年后，我从维也纳回国，见到了已经是一个高挑俊朗的青年

的埃。他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还成了市级运动员。和当年初次

见面时那个冷漠的埃不同，如今的埃笑起来就像是早春的风。 

“我还记得您跟我说的云层下的星星的事。”埃回忆道。 

“嗯，是啊。可是云已经不在了。” 

“那星星呢？”埃问。 

“就在这里啊。”我指着埃说道。 

而且是无比闪耀的一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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